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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即将过去的2022年，色彩就像深秋的
枫叶一样火红，把岁月装点得格外光彩夺目。
那些小家里的“大”事儿，幸福、温馨而又令人
陶醉。

这一年，我们家最快乐的事就是老妈八十
大寿了。老妈生日的那天中午，我跟先生搭起
八层寿桃架，在寿桃架上摆放寿桃之类的点
心，一会儿功夫，一位寿婆婆穿着“寿比南山、
福如东海”的八字裙服，喜庆地站在我们面
前，老妈、老爸笑得收不住嘴。我们在给老妈
照相的时候，老妈说，咱们一楼今年有四位老
人80岁，一位老人70岁，不如请他们来共同祝
寿。于是，我去请邻居家的爷爷奶奶，他们听
说要照相庆寿，赶紧停下手里的活，在煮鱼的
急忙熄了火，在洗蔬菜的赶紧擦擦手，在通电
话的连忙问候下一次再聊……约一刻钟，爷爷
奶奶们来到我爸妈家，看得出来，个个都精心
装扮过。他们围在寿婆婆的身边，激动得不得
了，这可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寿桃。
沈奶奶时尚地来了一句：“我都有10年没有照
相了，这次你妈妈过生日，有你们这些孝顺的
儿女，我们都跟着‘蹭照’！”

先生先是帮着大家拍单人照，接着帮寿星

们拍合影，最后拍摄所有人员的合影，爷爷奶
奶们眉飞色舞，笑成一团。大家分食寿桃之
后，临走的时候，也没忘记叮嘱我家先生：“你
记得把照片发到我儿子的微信上，让他在外面
放心，我今年生日过得很有意思，咱们邻居也
处得好着呢！”

这一年，我们家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先生的
外甥女完成了人生大事，嫁给如意郎君。外甥
女从事金融工作，外甥女婿是位“飞机拜拜
员”，两人相恋一年多来，两颗情投意合的心灵
走到了一起。

外甥女结婚那一天，我们清晨就来到了小
姑子的家里，等新郎来接亲。婚车开来，电子
鞭炮响起，在开门红包一片“涨涨涨”的喝彩声
中，英俊潇洒的新郎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迎娶
他心爱的新娘。随后进行的接亲小游戏，让我
们笑到肚子都痛。这里面有个叫“筷子夹住纸
钞”的游戏环节，是新娘和伴娘用玩具枪发射
纸钞，新郎与伴郎各拿着一双筷子，夹住喷钞
枪下的纸票，新郎夹纸钞最多，就能博得“新娘
一吻”。随着“咔嚓咔嚓”的纸钞发射声，新郎
眼疾手快，夹住一张又一张纸钞，领取到“新娘
一吻”的福利。随着大伙一声声“吻一个”的掌

声响起，害羞的新娘闭上双眼，这时，落落大方
的新郎快步走了过去，轻吻新娘的额头，解新
娘之围。我婆婆笑哈哈地称赞：“小伙子不错
啊，有眼力见，我家小妮嫁给他，一定会很幸福
的！”

这一年，最开心的事就是我加入了省作家
协会。热爱写作的我，退休三年来，从未放弃
过加入省作家协会的梦想。一旦种下了梦的
种子，就需培育、灌溉、施肥、照料。所以，我为
自己制定了一个学习写作的计划，报老年大学
写作班、网络写作培训班；订阅报刊十余种，天
天阅读名篇佳作；坚持每天练笔，一周最少撰
写、打磨3篇文章；参与征文比赛等等。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今年以来，我先后在
各级报刊上发表了近400篇文章，多次在征文
比赛中获奖，不但成为省作协会员，又受我就
读的老年大学之聘，担任“文史创作员”。

邻里乡亲祝寿图、金玉良缘爱情曲、心心
念念作家梦，三重乐章，合奏出我家2022年的

“小”幸福。激情飞扬的幸福之歌，会伴我一
起，在晚霞之光中憧憬即将来临的2023年！

散文

2022年我家的“小”幸福
■江苏王阿丽

新年
在岁月的新旧断层，时光荏苒。
在白发与黑发之间，光阴似箭。
不可能出现时光逆转。
有可能发生美景再现。
在白皑皑的雪里，我捧起一片春光，任纷纷扬扬的雪花，
覆盖我的祈盼。
来不及躲避，铺天盖地的时光，就像这银装素裹的世界，
奇妙变换。
出发，我们一往无前。
破开冬月的坚冰，让春天的融水，滋润我们的心田。
笑彻寒冬，喜迎春天。
我们会想到播种的日子。
我们会想到耕耘的日子。
流血，流泪，流汗。
有些脚步踉踉跄跄，但都奔向了目标。
那些坚强的意志和拼搏，最终把笑声留在了抵达的终点。
果实熟了，我们采摘和收获。
连同我们在春天发下的誓言。
清柔的风，正与我擦肩。
萨日朗花的私语，正被我听见。
新年，在梦里绽放的梅花，正为我发出青春的代言。
青藤上，一朵朵小花正在攀援。
我荒凉的额上，也有一粒粒滚落的热汗。
花朵与汗水，温柔地缠绕和拥抱，正在拨动爱的琴弦。
那些卑微的花草，那些弱小的蝼蚁，无法抵挡凄风苦雨，
却能用生命赶考春天。
把季节分解，我们才会蓦然发现，
轮回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
如此强烈的愿望，是我们想用种子发芽一样的意志，
对语蓝天。
孕育着希望的大地，每条田垄里，
都播进了我们的梦想与祈祷，连同风雨的感念。
脸朝黄土背朝天。
新年，我的乡亲们，总把往事和收成拧成粗粗的艾草绳，
在一头点燃。
新年，我的父母们，也会把前世与今生的愿望，在黄土里，
重新推演一遍。
是的，过去的日子，咸咸淡淡。
是的，未来的日子，充满祈盼。
细数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揣测二十四个节气里的阴晴冷暖。
麦子，谷子，玉米，高粱，大豆，黍子，稻子，
照一张全家福吧，这就叫五谷丰登；
绵羊，山羊，毛驴，骡子，牛，马，猪，鸡，鸭，鹅，
再照一张一张全家福吧，这就叫六畜兴旺；
还有拖拉机，农用三轮车，平头柴，联合收割机，旋耕机，
脱粒机，播种机，农用无人机，再照一张一张全家福吧，
这就叫现代田园。
荞麦花开了，开出了漫山遍野芬芳的烈焰。
玉米结穗了，结成了成串的丰收美景，一束束挂在屋檐。
羽翼，驮着春雨，扇动。
梨花，绽放出春风拂煦的笑脸。
轻抚着婆娑的杨柳，在一声声柳笛里，
吹奏着春天湛绿的诗篇。
湖面的鳞波，跃动着游鱼一样的自由。
木槿花带着祝福，渐次爬上春天的顶端。
皑皑的白雪，来春天做客。
草长莺飞，是夏天早就签好的订单。
漫漫的征途，旌旗猎猎。

苍茫的大海，帆影点点。
新年，往事和憧憬都站在新的门槛。
不经意的回眸，亦或是刻骨铭心的不舍，
都被挡在了时间的后面。
举起杯来，为往事干杯，庆贺阅历里的苦辣酸甜；
举起杯来，为明天干杯，预祝诗和远方里，用铿锵的脚步，
踏响新的起点！

年景
手里握着一把镰刀。锃亮。
与太阳极互辉映。
有时在月光下也闪耀着光芒。
佝偻的背影，已经被庄稼簇拥。
一捆又一捆的汗水，已经结晶成金色的风景。
秋茬守着孤寂，只能痴痴的望着远去的背影。
在一条条田垄上，还有蚂蚱喊着秋风。
弯下腰来，摸一摸大地的悲喜，才知道，秋收是一种伤痛。
一粒种子叙说着激动，另一粒种子却悄然无声。
装在车上如山的收获，让候鸟的翅膀，
更加期待明年的归程。
猎猎秋风与金黄的落叶，总在询问尚未定性的年景。
被拦在路上的谷穗，被手捻开，一吹，然后用牙咬出鉴定。
玉米也一样，在一穗穗排列里，
被秋阳晒出了灌浆的过程。
与犁铧为伍，共同谋划播种。
与镰刀结拜，镰刀会讲出忠诚。
月亮累了，把值守的秋色，交给星星。
星星把蝉语都交还给晨曦，烈日当空，
蝈蝈的歌谣正在叙说一个个季节的心情。
风霜雨雪，都是季节的造化，每一个细节上，都写满功名。
犁铧也曾认得土地的坚硬。
镰刀收获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心声。
一条田垄。
一片葱茏。
一个被庄稼铭刻的面孔。
大豆，高粱，玉米，小麦，前呼后拥。
把倒伏的愿望扶起来，以一粒种子的抗争。
尽管谷穗垂下头，但还是一名英雄，以低调和隐忍，
让金灿灿的肌肤，成为打谷场上惹眼的名胜。
今夜，依旧有家雀的呓语，
依旧有荧火虫提着小小的灯笼。
失传已久的丰收歌谣，再度出现。
说出遗落的前世，和邂逅的今生。
或许，镰刀与犁铧的对视，是四季的重逢，
二十四节气的歌谣，只有一棵庄稼才能听出其中的隐情。
父亲，能听懂。
母亲，也能。
乡里乡亲，抹一抹滴落的泪水与眼泪，听出了光阴里秋雁
与一场大雪的共鸣。
年景，是推算的，分为几成。
年景，是预测的，一年顶着一年，
丰年和歉年都是一个推动。
选出良种。
还要测土配方，还要顶凌播种。
滴灌，拦截下渠水的渗漏，和不必要的行程。
和汗水相约在根部。
和喜悦追逐在一个梦境。
熟悉。陌生。
当心事一粒粒摆放在桌上的时候，
大概，我们还要对着苍天大吼一声！

冰雪诗影
叹十月江南的美景，也叹北国冬月的寒风。
转瞬更迭的冷热，把一个个梦悄悄唤醒。
可怜冬景，毕竟不似春华。
可怜寒冬，毕竟不是草长莺飞的风景。
守望着皑皑白雪，还在老地方，盼望着柳暗花明。
翅膀，拍打着空灵。
孤飞，一片雪野，翱翔着苍鹰。
往事漂浮，孤舟蓑笠，守着一江寒雪，垂钓心情。
北风呼啸，燕山大如席的雪花，还漂浮在历史的天空。
纷纷扬扬落在轩辕台上的，不是雪，而是一个梦。
荡舟而去，雪浪追赶着背影。
有花颜相映，那支歌谣背在船夫身上，随着海波吟咏。
梨花绽放，花蕾上还残存着昨夜的温情。
空空的酒杯，倒出来的是空空落落的寂静。
郭西的千树雪，又怎能把沉沉的醉意说清？
天台之上，只听见汩汩滔滔的松风。
青枝上，残雪未消，凌乱的雪地，散落着梅花的落红。
抬眼望见将军的大帐，手持剑戟，
酒杯里盛满风雪，到底谁是英雄？
江南的一树繁花，北国的一岭寒雪，都是一样的葱茏。
江南小曲与北国长调，都在描摹不同的风景。
飞鹭逐波，绿意在菩萨蛮里说出梅雪的缠绵。
铁马踏冰，坚强在鞍鞯上死死锁定。
被鹭鹚衔来的千秋之雪，袅袅地隐入看不见的画屏。
岷山的千里雪，还记得三军。
尽开颜的往事里，还在抒写七律长征。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这是冬云的大声朗诵。
云晴鸥更舞，风逆雁无行。
这依依送别，让更多的思念和惦记，伴风同行。
雪呢，自然是雪后放晴。
泛溪远眺，练练峰上雪，纤纤云表霓。
观猎屏声：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这冰雪，真让人爱恨交织，隐隐然，参禅悟性。
我不知道南秦雪与梅花诗的个性，
但心态平仄，诗韵分明。
叶开，足影，花，重条。
万树，松萝，笋石，千峰。
哦，推开柴门，我已找不到爹娘的身影。
在茫茫的山野，回荡着我声嘶力竭的喊声。
那如雪荞麦花，可是我父母亲的白发，
那村夜上空的月明，正在安抚我孤独的旅程。
炉火正旺，哔哔啵啵。
雪夜正深，我裹紧被子，枕着呼啸的北风。
我扫着积雪，打开柴门，迎进黎明。
是的，那些老屋还在，
屋檐上还在滴滴答答地流淌着雪水。
是的，那棵老柳还在，喜鹊还在喳喳地叫个不停。
我又听见了喊我的乳名，
莫非是父母亲在黄土里，给我托梦？
我知道，父母亲以他们的汗滴，浇灌我的童年，让我在贺
新郎的词牌里读史，让我在满江红里，培育性情。尽管诗
书里的字句，他们一个不懂。
静夜无声。
我轻轻地打好行装，独行。
一弯新月照我，父母亲的叮嘱伴我，
我正跋涉在诗和远方的路程。
雪野清澈，仰天而卧，我数着星星。

新年三章
■犁夫

王家营子老王家有三个儿子,其中老
二生来胆小。他爹给他起名叫王二，王二
就王二吧，因胆小，大伙又在“王二”前面加
上“小胆”两个字。时间久了，“小胆王二”
这个名号，在十里八村就叫出去了。

有人要问，王二胆量究竟有多小？若
用“芝麻粒大”或“胆小如鼠”来形容，最恰
当不过。

王二小的时候，父母怕王二出去乱跑
乱颠惹出事来，总是吓唬他，不要出去乱
跑，外面有“皮大乎子精”专抓小孩。从此，
王二天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半步。长大
了，母亲让他宰个鸡杀个鸭的，他说怕见
血，还把鸡鸭撒跑了。母亲数道王二：“还
男子汉呢，要是让你上战场，还不得吓出尿
来！”有人打架，王二见了绕弯走，说怕伤
着；秋天，王二家里无粮断了炊，一天只吃
一顿饭。有人使高招，到财主家的地里去
偷粮食，他说：“宁可饿死，我也不去”。营
子里人说：“王二天生是个胆小鬼，没有大
出息，一辈子也看不到后脑勺。”因此，很少
有人正眼瞧他。

伪满时期，汉奸领着日本鬼子隔三差
五就来营子抢男霸女，欺压百姓，逼迫家家
户户交粮纳税和“打烟杆”（大烟土）。那
时，老百姓生活贫困，日子是衣不果腹，无
隔夜之粮，没有钱和“大烟土”。恶毒的小
鬼子就对老百姓使用“仙人脱衣”的毒刑，
进行逼迫。面对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老
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只能望而生畏，恨之入
骨，四处躲避。

常言道，受了“仙人脱衣”刑，不死也得
扒层皮。“仙人脱衣”十分残酷。行刑时把
受刑人上衣脱掉，吊起来用皮鞭沾凉水抽
打，直至皮开肉绽为至。刑毕，伤口疼痛难
忍，坐卧不宁。伤愈至少得半年。这还不
算，伤好后还要蜕下一个形状酷似“背心”
的肉痂。

一天，几个日本鬼子又来营子，到马四
家讨税。马四家里穷，拿不出钱和大烟土
交税。丧心病狂的小鬼子就轮番强暴了马
四的媳妇。生性老实巴交，走路怕踩死蚂
蚁的马四，奋起反抗，抄起扁担要跟小鬼子
们拼命。单枪匹马，寡不敌众的马四非但

没奈何了荷枪实弹的小鬼子，小鬼子还把
他家的两间草房烧了。随后，又把马四吊
起来，对他用上了“仙人脱衣”的酷刑。

此情此景，王二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愤怒的牙齿咬的“嘎嘎响”，也不知哪来的
勇气，就暗地里挨家挨户地发动群众说：

“大伙只要团结起来抗击小日本，日本鬼子
就不敢大肆欺负、横征暴敛了。”大伙听了
王二的话，都积极响应地说：“树叶子掉了
都怕砸脑袋的王二，竟敢站出来与小鬼子
干了，咱们凭什么不敢！要团结起来一起
对付小鬼子！”

于是，营子里的男人们都纷纷报名加
入到王二成立的抗日组织。从此，一支以
王二为首的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壮
大起来。

抗日群众没有枪支弹药，就持铁锨、镐
头、二齿子、钐刀……等农具做武器。自从
营子里有了抗日组织，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刹住了，再也不敢来逼税、胡作非为了。

1945年初冬的一天，一个身穿黄军装，
跨长枪，腰里别着手枪的高个日本鬼子，来
到王二家，用手一边比划着，嘴里一边“呜
哩哇啦”说着日本话，意思是饿了。还用枪
指着王二的媳妇给他做饭吃。王二两个年
幼的孩子见状，吓得“哇哇”直哭。王二一
看是个耍了单的鬼子，便心生一计。让媳
妇生火做饭，他领上孩子称去大哥家借
面。王二找到大哥和三弟，把日本鬼子来
他家找饭吃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王二哥
仨见报仇的机会来了。就凑在一起，咬着
耳朵，合计出“结束”这个小鬼子的法子。

王二媳妇给小鬼子做中了饭，鬼子狼
吞虎咽地一连吃了两大碗，放下碗却没有
走，又坐下来喝水擦枪。此时，王二哥仨趁
小鬼子不备，七手八脚的把小鬼子捆起来
拖到前山大沟里给“咔嚓”了。还缴获了两
支枪和几十发子弹，上交给了县政府区小
队。

王二组织抗日组织，哥仨又奋勇杀敌，
传遍十里八乡，不仅受到了县政府的表扬，
还树为全县学习的抗日典型人物，被党组
织光荣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上了农
会主席，“小胆王二”的名字也传遍了全县。

小小说

“小胆”王二
■刘玉国

我并没有坐过祖父的马车，但不妨碍我把他的马车想
像得威仪而温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赶大车的车老板是一个令人羡慕
的职业，祖父就是赶马车的好车把式。在林西县，人们都
叫他刘老板子。东家信任祖父，总是把最好的那套马车交
给他，他给东家赶四匹马拉的大车，也赶自己的小马车，春
耕秋收，运粮拉盐，接人送货。因为有了祖父的马车，乡亲
四邻坐着祖父的马车，赶集访亲、就医送信、赶路捎脚，带
给人们的不仅是省时省力、方便快捷，还有那份坐在马车
上的愉悦和舒适。

马蹄哒哒，马铃清脆，祖父赶着马车行进在乡间田畴、
塞外雪野、月色他乡，车轮碾过无数岁月，不知不觉中，有
关他的故事也就载满马车。

1939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当祖父赶着马车经过永盛号
村后的田野，发现那个被遗弃在路旁衣不遮休的男孩时，
并没有和多数人叹气摇头地走开，而是把他抱起来放在车
上，男孩惶恐胆怯的目光在祖父的安慰下渐渐平静下来，
他伏在马车上，不知道自己被带到哪去，可是他已经分明
感受到马车上的温馨。这个五六岁的男孩就一直生活在
祖父家，最终也没有他的亲人来认领。直到有一天，祖父
询问毡铺村没有生儿子的郭木匠想不想领养这个男孩儿，
郭木匠答应了，并给男孩起名郭存久，长大后，郭存久娶妻
生子，为郭家传宗接代。

对于贫穷的人来说，最难熬的是冬天。那年腊月，从
巴林左旗逃荒出来的杨氏兄弟带着家人蹒跚在雪地里，无
需他们过多乞求的话语，祖父让他们上了马车，一路拉回
村里，腾出一处旧房舍把杨家老小安置下来。但是，连续
的大雪让杨家的生活一筹莫展，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
情状下，杨家还是来求助祖父，虽然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
祖母仍然给他们带了年糕和一袋土豆，祖父赶上马车，给
杨家拉了一车取暖的柴禾，杨家老小终于熬过那个寒冷的
冬天。

不知从何时起，祖父有了名望。十里八村的贫苦百姓
谁有了困难总会想到刘老板子，有求他帮忙，有请他想办
法。那些年，祖父的马车行驶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的朋友，
意气相投的，与祖父撮土为香，结为异姓兄弟。“刘老板子”
被很多人知晓和尊重，即使当时的土匪流寇也会对祖父尊
让一二。

土改时，乔金宝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后生，他参
加土改工作队，组织成立农会，平分土地，清算地主财产，
被地主们恨之入骨。一天夜里，地主引来土匪袭击了村里
的土改工作队，将乔金宝和两名村干部劫持到深山的一处
房子里拷打，乔金宝的肚腹被豁开了口子，几乎露出肠子，
这时，祖父闻讯赶来，他恳求土匪们说：“人命关天，各位看
在我的面子上，留他一命，也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并用衣
服给乔金宝缠住伤口。于是，土匪们停止了对乔金宝施
暴。后半夜，趁着土匪入睡，乔金宝忍着巨痛逃出那所房
子，踉踉跄跄地逃回村里，来到祖父家，祖父刚把他藏在柴
草垛里，土匪也追到村里，这时，得知消息的区小队及时赶
来，将这伙土匪抓获。

1947年，热河的解放区掀起了参军热潮，已经伤愈的
乔金宝征求祖父的意见，想着要参军当兵，祖父不但支持
他，还动员大伯与乔金宝一起报名参军。在他们的带动
下，村里十多个年轻后生报了名。入伍那天，新兵们胸戴
大红花，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祖父套好马车，坚持要
求用自己的马车送新兵到县城。祖父的马车翻山涉水，一
路奔驰。后来，锦州战役中，大伯负伤留在后方，乔金宝随
四野部队南征北战，立下了许多战功，新中国成立时，乔金
宝已经升任邢台军分区首长。

1953年的农历大寒，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的赤
峰大地。傍晚，祖父给马喂上草料，回屋生上一盆火，然
后，在睡梦中走完了一生。当时，祖母正住在喀喇沁娘家。

忙完了一年的春种秋收，祖母每年照例要在冬季回娘
家陪父母住些时日。到了冬季，农活少了，祖父的大白马
草料充足，养得膘肥体壮，他细致地打理一遍马车，在车箱
里铺好毡子，祖母收拾好御寒的行装，祖父甩出一个响鞭
便出发了，600 里的路程，好天气时,两天就到达喀喇沁。
祖母要在娘家住一个月左右，与父母亲戚们叙亲情、话家
事。春节前，祖父必须去喀喇沁接祖母回林西过年，有时
会载上子侄们，接上祖母后，顺便到赤峰购买年贷。每年
腊月底，家里人盼到祖父祖母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年中一
家人最幸福温馨的时候。

那一年，祖母没有等来祖父的马车。风雪载途，信息
不通，当家人们把祖母接回家中的时候，祖父已经下葬10
天了。

如今，我驾着汽车访南疆、探北国，祖父那载满温馨的
马车，却一直驰骋在记忆里。

散文

载满温馨的马车
■刘兴宇


